
茶

都

艺

苑

真实的存在

半夜醒来大都是因为

儿子，他夜晚总要吃一遍才

肯继续睡觉。

我喜欢在农村的每一个

深深的夜晚。那时，一切都很

真实。比如，斑鸠、公鸡和狗

的叫声；比如，儿子吃完奶粉

后，总要我拍着他的小屁股，

哼着曲儿哄他， 他才咯咯笑

着，直到酣然入睡。

儿子的笑很甜很真，给

人的感觉就像是抿一口山涧

清泉清纯。与这相比，再看看

身边曾经略过的人和往事，

总觉得有些缥缈有些虚无有

些遥远，像是在镜子的背面。

想想就觉得可怕。时间

沉默地流淌，竟然改变了那

么多人和事， 没有丝毫痕

迹。于是，牵念成了负担，关

爱换来埋怨，郁郁葱葱的情

感森林被渐渐遗弃，慢慢荒

芜，成了戈壁。人生到底还

需要不需要坚守？真善的回

响千万次地敲打着自己的

心。抚摸着镜子里的苍老的

我，那是真实的存在。即便

如此， 我依然坚定执著，激

情洋溢。

身边很多人都说我走

路像是带着一阵风，风风火

火的，不知疲惫。不是没有

负累， 只是将生活看得更

淡。当别人忽视着沿途风景

的时候，我只是不停地拣起

一路被人丢弃的真诚。

即便是悔恨、 埋怨、嫉

妒、逃避，生活也不会有丝

毫转变、向好，恰恰更糟。此

时更需要一种轻视自我勇

气，才能坦然面对生活。

我喜欢这样静静的夜

晚， 有一种真实永远存在。

这样的夜里，火车的汽笛声

和轮轨触碰的声响，是时间

的脚步。与之相应的，是自

己的心跳，莫名的危机感催

赶着自己不断向前。

思维清晰的时候，躺在

床上免费享受着鸟儿的歌

唱，也想弄清楚屋外除了斑

鸠之外的那些鸟的名字，它

们不停地歌唱让我觉得亲

切，心生感动。

无名自鸣， 无爱自爱，

在这样的夜里。有一种真实

永远存在，只是需要一颗倾

听的心。

□

冯德平

桃花源即景

徐 涛

人间四月风光好，处处莺啼处处诗。

淮川缥緲依稀里，息地逍遥烂漫时。

桃花雨湿青石路，杨柳风吹碧水池。

偶有游人微添醉，一曲骊歌惹相思。

品 茶

我喜爱品茶，源于我的父亲。

在豫南农村老家，父亲经常

端着一个大茶壶，穿梭在房前屋

后，田间地头，每当闻到一袭茶

香，肯定是父亲来了。小时候，喜

欢看父亲喝茶的样子，或喜笑颜

开，或眉头紧锁，好像眉宇之间

藏着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

父亲给我讲了在品茶中要讲

究的审茶、观茶和品茶三道程序。

审茶，是指泡茶前要先审看茶叶，

内行人一眼就能分出不同茶叶的

种类。观茶，是茶叶的形与色，茶

叶一经冲泡后， 形状就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 几乎会恢复茶叶原来

的形态， 特别是一些名茶， 嫩度

高， 芽叶成条， 在茶水中亭亭玉

立，锕娜多姿。品茶，品茶既要是

品汤味，还要嗅茶香。嗅茶香先是

干嗅，嗅那未经冲泡的干茶叶。冲

茶时，水要用刚烧开的，不然茶叶

不会全部沉底， 也不会马上施展

开来，毎次喝一半时就要续水，不

能等到喝完再添， 这样才能有持

续的香味，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

的。那时候，我每天放学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父亲冲茶，然后吹着热

气端给父亲。

在父亲的熏陶下， 我也漫漫

喜欢上了品茶，喜欢往茶壶里添水

的感觉，看着紧缩的茶叶在水中慢

慢舒展开来，一点点丰满，就像一

个熟睡的婴儿渐渐苏醒过来，伸着

懒腰，忍不住要品上一口。

上了高中，几乎每晚都要读

书到深夜。这时，父亲会为我冲

一杯浓茶，就像小时候我为他冲

茶时的样子。他说，学习如茶，虽

然苦涩， 但克服困难带来的快

乐，如同茶的芳香，滋味绵长。

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理

解了父亲遇到难题总喜欢喝茶，

也从那时开始真正学会了品茶。

后来， 我如愿地成为一名军

人，每次探家，父亲都会为我准备

好家乡的茶叶， 足够我喝一年。在

部队，学习、写作、训练感到疲倦的

时候，我会冲一杯家乡的茶，看着

它慢慢舒展，与水融为一体……

我想，此刻父亲大概也在端

着他的大茶壶想我吧！

后来， 我虽然不是每年回

家，但我毎次探家都首先为父亲

冲上一杯茶， 吹着热气端过去。

父亲说，工作如茶，只有经历挫

折， 才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生

活如茶，只要用心付出，总有苦

尽甘来的那一天。

茶，可以让人起禅心，让人

品到心灵的飞扬。

院墙外的风景

我家院墙外是一片走势低缓的山

坡，上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晨，

会有长尾巴的野雉出来在蜿蜒的土路上

踱步，它们的小脑袋一扬一顿，啄着草丛

里的野果和虫子。在风也潇潇，雨也潇潇

的日子里，林间的竹子、槐树苍翠欲滴，

野花从山林星星点点蔓延到田间。

山坡下先前的村屋只剩下灰白的墙

基，剩下的一口老井灌溉着周围的菜田。

菜田的历史不长，是人们利用开发

商推土机推出的土地修整而成，足足有

二三十来亩，不知道开发商是资金周转

不开还是别的原因，这块地一直没有动

工，于是，得以成就从树林旁这片敞敞朗

朗的菜田。一边是茂密树林，中间是恍若

世处桃源的菜田，那边推土机推的红土

像屏障一样把林田与喧嚣的马路隔开。

我记得第一块菜地是一位从乡下来

小区看门的大婶开垦的。 后来人们陆陆

续续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他们中有老师、

有退休工人。世上有每天做白日梦的人，

也有像他们这般踏实的劳动者。 他们有

的有文化、有知识，有的虽然没正儿八经

进过学堂， 但是他们从生活中知晓领悟

的道理朴素有力，不比任何人的逊色。就

像那位看门的大婶说的“土地最实诚，你

下多大的力， 它就给你多大的收成”。我

也喜欢一对来这里耕种的中年夫妻，他

们衣着时尚，爱好游泳 、旅游 、摄影 、写

作，而当他们换上简易的服装在田间种、

锄、收时，我也觉得恰如其分，他们热爱

着生活，生活也给予他们丰富的馈赠。

大家喜欢土地，喜欢在土地上劳作。日

升月落，寒暑更替，白萝卜、红薯、胡萝卜、卷

心菜、豌豆、葱蒜辣椒、还有生菜、油菜、春

笋、 西红柿等各式各样的蔬菜在这片土地

上渐次生长成熟， 四季都有它们的成果欣

欣向荣。“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事都有定

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

的，也有时。”他们仿佛熟谙世间最神圣隐

秘的定律， 全然不担忧第二天他们的菜园

会不会被开发商给推掉。整地、施肥、播种、

灌溉、除草、防治病虫，各种劳动绝对算得

上精耕细作。还有人寻来长长的木头、废弃

的砖块、石棉瓦、彩色的塑料薄膜搭建起棚

子，里面堆放着农具、肥料。累了，停下来坐

在棚子里闹闹磕。仰望天地，心无拘束，自

食其力的田园之乐，很像一幅久远的画。

立夏以后，绿色愈发浓厚，开在田边

的桃花李花谢了，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也

谢了。一阵阵热风吹来，只觉得平坦的田地

辽阔，幽谧的树林深远。田间依然有人劳

作。逢连日的雨，也有三三两两的人撑着伞

慢慢在地头巡视。这里，耀眼的阳光、寂静

的风、清凉的雨、诗歌一样的鸟鸣与交响乐

般的蛙鸣，凝固了所有流动的时光。而外面

的生活，则那么轻易地将我们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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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柳

月 夜

（外 一 首）

程永康

月儿弯时

像只航船

载着哨兵的梦想和炽爱

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这里的一草一木

全都深深地扎在哨兵的心田

月儿圆时

如明镜高悬

照出了闪着寒光的钢枪随哨兵恪尽

职守

照出了界碑上鲜红的“中国”神圣庄

严

这里的一山一水

全都紧紧地系在哨兵的视线

月儿或弯或圆

一切顺其自然

但只要世界和平

这才是哨兵最大的心愿

明月深知哨兵的忠诚与期望

于是含情脉脉地将他陪伴

下 哨

黎明，雨过天晴，空气清爽

他走下边境的哨位，抖了抖衣袖

抖落昨夜的风雨寒霜

然后，转过身

面对悬崖上绽放的杜鹃

面对湿漉漉的青山翠谷

他惊喜地发现

发现漫山遍野的枝叶上

挂着的晶莹剔透的滴滴雨露

都闪耀着一轮灿烂的朝阳

于是，他整了整军容

披着五彩斑斓的霞光

沿着山花铺就的曲径

气昂昂地

走进美丽祖国的又一个早晨和理想

路过“金字塔”的日子

———总是匆匆路过，或者将其作为背景。

出了那片天地，又总是挂在嘴边向外人提起，

带着有点鄙夷有点骄傲的口吻， 说起这个被

称为“金字塔”的建筑，这个莫名被作为我们

学校象征的建筑。最后离开的时候，大家也颇

好笑地纷纷去攀爬，在塔尖摆出很“二”的姿

势合影留念。虽然也曾碎碎抱怨，但是它看着

我们从青涩稚气的面孔，慢慢蜕变，一帧一帧

如电影画面一般，从头到尾，有欢乐，有苦涩，

有梦想， 有迷惘， 有所有的青春的色彩与滋

味。

“金字塔” 位于我们不大的校园正中，旁

边是一条通向教学楼的小路。 其实那片地上

本没有路，走的学生多了，学校索性将其设计

改造， 成了一条小木板路。 对于有些条条框

框，老师和领导有时候不会喝止大家，这也许

是我们学校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显出稍稍有

些自由的气息。改造学校建筑、园内设施之类

的事情， 通常也是校内老师或学生自己动手

设计。有美术系和动画学院的师生，校园总不

会显得那么枯燥， 甚至电灯开关旁边也被涂

鸦成各种卡通形象。

这是一所专为电影而生的大学， 除了动画

学院以及以平面摄影为主的摄影学院， 其他所

有设置的专业都是制作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所大学里，有才艺的学生很多，有才气的学

生也非常多。 清楚地记得在入校的第一个中秋

节，新生们在军营里仓促间端出了一台晚会，把

我看愣了。作为一个出自普通高中的、刚进入大

学的我来说，这太专业了。不仅是歌舞、短时间

内的词曲创作、剧本，更是舞台的完整性———灯

光、音响、舞美，太震撼了。而晚会的最后，舞台

上高唱摇滚版的国际歌， 台下同学们也纷纷起

立蹦着、跳着，一同高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

们要做全天下的主人……” 仿佛即将挽起袖子

大干一场，好像在唱着刚迈入自主人生的宣言，

对世界的宣言，对未来的憧憬，那么激扬，那样

豪迈，是北京电影学院带给我的热烈青春。

电影学院里弥漫着浓浓的电影气氛。 刚入

大学，便是军训。就在军训期间，学校在郊区的

军训基地里给我们带来了电影。 在那个似乎有

着漫天星光与昆虫和鸣的夏夜里， 所有新生幕

天席地，大屏幕上放着“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并

随后放映的“童年往事”，像是学校送给我们的

入学礼物。之后，在刚入校的一节课上，老师告

诉我们，“知道为什么咱们学校的教学楼外墙都

是这样的灰色吗？ 因为全是按照

18%

灰刷的。”

18%

灰是一个摄影专用名词，摄影中所用的测光

系统即是以

18%

的灰板为基准校准的。 听闻此

话，同学们面面相觑，仿若惊觉“来对了，咱学校

真专业”。学校开设的许多公共课也涉及电影的

方方面面。第一次在“中放”（中等放映厅）和各

个不同系的学生一起上视听语言课， 老师边在

大荧幕上播放“这个杀手不太冷”，边逐一讲到

电影中各个元素的运用、节奏的把握等，那是我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电影的精细，电影的魅力，电

影作为艺术而存在的理由。

虽然院系有别， 但或许是电影的特性决

定了电影学院的传统：各系之间来往甚密。电

影向来都不是能够靠单打独斗来完成的事

情，而需要无间的合作。不少系里都有一些短

片作业，要完成作业，需要自己联系寻找其他

系的同学来帮忙。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化

妆等齐上阵。因此，不同系的同学常常一起共

同合作完成作业。走在校园里，如果看到某个

同学适合给自己的作业当演员或做模特，即

便不相识，也可以大方上前问道：“同学，能帮

忙拍作业么？”对方也不会讶异，而是默契地

比对彼此的上课和空闲时间以做决定。 倘若

在电影学院食堂吃饭，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一

拍桌子，腾地站起来，十之八九可能是又有同

学在拍作业。 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或

许都被留在了我们的镜头里。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毕业， 紧跟着一波又

一波的新生入校。“你走后依旧的街， 总有青

春依旧的歌， 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不变的是那些场景，那些永远的“模特”。那匆

匆而过的几年，时光虽短却醇厚。“金字塔”还

在，我们是过客，将青春密集地刻在了“金字

塔”上。

麦

香

巧

克

力

人生的有些事情，确实是很奇怪的

事情。

比如现在， 看着窗外陶家河岸边的

一丛丛绿柳，我就想起了老家五斗田那里

的青青麦苗。想起了麦苗子，就想起了麦

穗子，紧跟着还想起火烧麦穗的那番美味

儿。似乎背叔忽然就站在眼前，对我瞠目

而视，发怒问道，巧克力是何滋味儿？

引起背叔在课堂上的一再发怒，那

是有原因的。大致的隐情是，我在每一回

的作文纸上总是写道二伯从城里回来给

我带了一包巧克力……其实， 我的二伯

就是一老实巴交的山里农民，他自言他

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理地球。二伯在

五十岁以前似乎一直未曾进城，他根本

也不会三番五次地给我带来什么巧克

力。我之所以要这么写，是因为从来就不

满足于瓜田李下割草放牛逮鱼摸虾的那

些琐屑往事，于是就假想二伯是个有钱

人，经常进城且回家就带来我总是梦见

却一直不知如何滋味儿的巧克力。

好几次的震怒之后，背叔终于问我，

巧克力是什么滋味儿的，先说一说？待我

从摇摇晃晃的小木桌边站起身的时候，

背叔的一双大眼睛果然瞪得像牛蛋一样

大。我害怕，又不愿承认这是我的梦幻与

虚荣，就说，跟我上回烧的麦穗味道儿一样。背叔再问，这

是真的么？我狠心说是。背叔忍不住，且让坐下。

至于巧克力是什么滋味儿，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

道在五黄六月的时候， 五斗田的麦穗子呼啦一阵全都黄

了，我们就钻进五斗田的麦林里，烧那新熟的麦头吃。烧那

新熟的麦头，要专门掐那些低垂的长穗，堆积田坎上矮矮

的一簇，火柴点燃，待到一股麦香味道儿飘然而来的时候，

匆匆扑灭明火，忍住火热搓揉，再吹去掌上的那些麦粒的

外壳，焦黄可口的熟麦粒就袒露眼前了。闻一闻，香；嚼一

嚼，更香。于是就疑惑，那县城商店里的巧克力是否也是这

般味道儿呢？背叔的弟弟宝叔说过，城关北大街的百货大

楼比家门口幸福水库的大坝还要高，那里面的巧克力堆积

如山，县城的巷子里面飘荡的全都是巧克力的美味儿。

于是，背叔拷问我巧克力的滋味，我就说是麦香。因

为背叔在那时候也不知道，所以他只好让我坐下。背叔既

然让我坐下来，我就继续烧着麦头，揣摩美味儿，再继续

假想着二伯从城里回来给我带了一包巧克力……

少年时候的文化课程基本读完， 青年时候的乡村修

炼初步完成， 我终于可以步入北大街寻找宝叔梦中的百

货大楼了。然而在满是脂粉香气的宽宽窄窄的巷子里面，

百货大楼的水泥招牌一如那颓檐下的狗尾巴草， 摇摇摆

摆地绝无往日风华。近距离地瞧去，垂垂老去的百货大楼

的屋顶，只比老家张祠堂的门楼子高不了许多，倘若宝叔

黄泉下面知道，肯定是会懊恼而生的。

后来， 我给远避乡村的小女子芳龄讲述我们从前的

烧麦故事，小女子自然感觉新奇，只是总不知道何时小麦

熟了，何时可以吹灭那些麦穗上的明火，至于新麦穗的香

味儿，更是无可比拟。瞎猜了许多时，芳龄惴惴问我，……

你那五斗田的烧麦穗，是否如同我这兜子里的巧克力？

□

李小然

山行絮语

（上 ）

登山老人

登山者，不少老人，满头白发的有，年过八

十的也有。他们起得早，坚持的好，是山行锻炼

的意志坚强者，也是身体健康的受益者。

手中拄拐杖，嘴里吼老歌。

山头扎堆处，争把国是说。

侃 歌

山行队伍中，以中老年人居多。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阅历不同，身体状况

各异，锻炼方式也不一样。

有人可嗓子吼，有人唱老歌，有人哼小曲，

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学狼叫。

有人唱了第一句，没了第二句，大概忘了歌

词，或者喘口气。

总之，各随其便，自由自在，无需顾忌。

我也唱起来了，改编了“小芳”的歌曲：

山中有个姑娘（曾经）叫小芳（张冠李戴），

长得好看（从背后）又漂亮（情人眼里），

两道弯弯的双眼皮（美容后），

辫子粗又长（假发）。

哈哈……

落叶情

从深秋到初冬，每日行走在大山里，都会看

到黄叶沙沙飘落。山头的迎风处，最早只剩下光

秃秃的枝丫了。

今岁历练严寒中，来年又是满树青。

莫道霜降叶色枯，飘落依然笑秋风。

秋山吟

登山，基本上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脑子

里空空荡荡，什么也不想。有时候，边走边思考

问题，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山老林之中。

山到深处多荆棘，鸟兽出没游人稀。

松涛阵来黄叶舞，方悟肃杀秋节气。

野 花

山道两旁，野花簇拥。有草本的，也有木本

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的，还有匍匐于地的。花

色多样，花形各异，五彩缤纷。有些艳丽的山花，

就藏匿在老树林里。

生在深山无人问，偶有野蜂戏芳心。

耐得寂寞方称道，孤芳自赏也销魂。

晨 景

夏日的山里， 生机勃勃。 虽然时有蚊虫骚

扰，却不影响登山者的心情。蝴蝶翩飞，鸟叫虫

鸣， 对人的心情是个很好的调剂。 刻意感受美

好，便有一股股愉悦涌上心头。

翻过一山又一山，路边蝴蝶舞蹁跹。

虫儿吱叽唱不停，蜻蜓护航在身前。

为山而开

深秋之日，有一次独步深山，见到散落在密

林中几株瘦小的灌木，依然开着朵朵白花。花朵

比茉莉花还小， 却与茉莉花一样玉白， 忽生感

慨。

为天开？

为地开？

此生只为大山开。

天之父？

地之母？

难得大山一片土。

蝶不舞，

蜂不飞，

独居幽深也光辉。

秋即深，

冬将临，

来年再焕新精神！

吟红叶

深秋，鸡公山枫叶红了。红的一株株，一片

片，十分壮观。友人请我们上山，赏红叶，拍红叶。

我一路上陶醉于胜于二月花的景色，并且摄下了

一个个动人的片片。夜晚，在电脑上一张张回放，

仍然激动不已。而恰在此时，名为“红叶”的博友

发来一张纸条，内容是“能为红叶作诗一首吗？”

不会做诗，又不愿意推辞，便随笔写下几行文字。

山青青，

水蓝蓝，

青山绿水一脉连。

叶繁繁，

树森森，

茂叶雄枝相映衬。

青翠翠，

红彤彤，

青红本是一根生。

青可爱？

红艳丽？

青红都使人心醉。

桃花红，

菜花黄，

难如红叶傲秋霜。

天深深，

云飘飘，

隔山隔水也逍遥。

月儿笑，

星儿闹，

美梦一串上云霄。

不在花季

不在花季，却有一株野花，在林间开放，红

的可爱。旁边还有数株开着白色碎花的野草。我

走到花前，仔细观看，却辨不出它的名姓。我用

手机拍下它的靓影。回身走到一株橡树下，发现

落在地上的橡子，捡起一粒放在手心，也用手机

拍了下来。此时，忽愧于自己孤陋寡闻来。这个

山里的花花草草，许多都是似曾相识，却又是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哎，知识啊，一辈子也学

不完学不够啊！学习不能松懈，活到老，学到老，

脑子可别犯痴呆的毛病啊。

万绿丛中一点红，含羞软语密林中。

橡子一粒掌心宝，笑煞几多白头翁。

苦 楝

贤山坡上，有几株苦楝树，冬日里，叶子全

部飘落，只剩枝枝丫丫。但是，成嘟噜的黄色苦

楝籽，还在枝丫上挂着，引人注目。也许，还有几

场风雪，就会把它们摧落下来。而那时，每一个

苦楝籽，便孕育了一个性的生命。

苦楝冰雪后，枝头喜迎春。

只等雨露至，后发有新人。

生 机

天天看到山峦起伏，青翠欲流的景象，渐渐

觉得平淡了。而隆冬过后，天天在叶黄草枯的视

野里，忽然见到些许新绿 ，情不自禁 “啊 ”的一

声。等到数日春风的亲拥，春天的生机处处可见

时，心绪一下子就高昂起来了。

桃红茶绿野花开，鸟唱虫鸣蜂儿来。

正是春光大好时，生机勃发人开怀。

松 花

秋风的萧瑟，冬日的冰雪，并未动摇马尾松

的意志与毅力。在寒冷的摧残中，它仍然挺直着

身子，高昂着苍绿。气温稍稍回升，便放出花穗，

虽不艳丽，却也殊荣，令人赞佩。

叫花不叫花，暂且不管它。

隆冬叶不老，春来又早发。

路边的野花

贤山是绿色的世界。

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匍匐的小草架构

了立体的碧绿。

一眼望去，峰峰岭岭，起伏叠翠。

野花点缀于路边。我能叫上名字的是少数。

黄荆条没有粗壮的树干， 也没有婆娑的树

枝，花朵细碎，色泽不艳，所以不大引人注目。它

在森林夹缝里生长，枝条向山路伸展。但是，蜜

蜂却十分喜欢那细碎的花朵。 尽管花蜜稀少难

采，但因开在这个花事稀少的季节，花蜜质量又

好，还能治疗某些疾病，所以，蜜蜂不怕苦累，辛

勤采集。

小花路边很多，你可以不考究它的名字，却

忘不了它的洁白和优美的姿态。

你看，怒放的像一把把满撑的小伞，朴实无

华，尽情地展现。花有情，花欲语，今生今世，为

谁而开？为谁而舞？

牵牛花， 俗称喇叭花。 是它学了人间的喇

叭？还是人间学它才制造了喇叭？多么艳丽，多

么优美。此时，它正使劲地吹，尽情地吹，真是此

花无香胜有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它的果实，家乡的农民叫做圈楞籽，焙焦研

碎，温开水冲服，可以治疗食积腹胀，消化不良。

小时候，我不止一次使试过，果然灵验。

当地老百姓叫它“百肿消”，属于小灌木。叶

片肥厚，花开有趣。粉红玉白，温润相间，若众仙

女初启朱唇，微微含笑。

但它的真正价值却不在花， 而在茎和叶。

用它煎水洗浴，能够杀菌消炎，去腐生肌，治疗

红肿疮毒效果很好。记得小时候，下池塘洗澡，

与几个小朋友嬉戏， 被碗渣子割破了脚板，发

炎溃脓，不能行走。用这种办法洗了几次，很快

痊愈。

黄的灿烂，艳的出奇，众花排列，仿若花鞭。

萋萋芳草，甘当陪衬。蜂蝶嗡营，虫儿守望，竞相

吟于花间。有心掐上一支，带回室内，插于花瓶，

临折又住。还是放任自然吧！藏于室内，能博几

人开颜？

托盘，草花。最普通，最普遍。洁白的花瓣，

金黄的花蕊，组成了一个个小盘。一枝托起几个

十几个，犹如杂技演员们进行着舞碟表演。它们

最爱群居 ，群体展现 。或成丛 ，或成片 ，密密麻

麻，大气非凡。那一个个方阵，彰显着团结的力

量，表达着种族的兴旺。

茶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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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峰览胜

（外一首）

华日红

莲花绚烂绽高峰，锦绣黄山妙无穷。

远眺群峦峰似浪，近观遍野緑如葱。

迷人仙境四方异，梦幻云涛五海同。

怪石奇松观不尽，只缘眼醉此山中。

咏飞来石

梦访麻姑问事由，始闻神石世难求。

补天炼石女娲剩，飞落黄山绝景留。

□

赵曾友

□

赵主明

□

邹晓峰


